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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油用玫瑰栽培应用历史悠久，是全球重要的木本香料资源和药食同源植物，从其花瓣中提取的玫瑰精油作为重要的香

料原料已广泛应用于日化、医药和食品行业。玫瑰精油的品质主要受玫瑰的品种类型、产地条件和提取工艺等综合因素的影

响。我国油用玫瑰资源非常丰富，但玫瑰精油的深加工技术起步较晚，专门针对我国栽培油用玫瑰资源特性及玫瑰精油的应

用现状还鲜有归纳，本研究对油用玫瑰的主要栽培类型和现状，玫瑰精油提取技术、相关行业标准、化学成分及功能活性进

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并从油用玫瑰资源的挖掘与利用、精油提取技术研发与优化、精油相关标准的完善、产品应用领域的

拓展和功能活性评价体系的建立等方面提出参考建议，以期为我国玫瑰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为我国蔷薇属植物资源的创新

利用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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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oody spice resource in the world and medicinal edible plant in China, oil-bearing Rose has a long history

in cultivation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 Rose essential oil extracted from rose petals are widely used as supplementary in the

chemical, pharmaceutical, and food processing fields. Its yield and quality rely on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varieties, cultivation area,

cultivation condition, extraction methods. The Rosa genus plant resources are abundant in China, but the deep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rose essential oil lagged behind. There is a need of summar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oil-bearing roses and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of rose essential oil.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cultivation type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oil-bearing roses, the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rose essential oils, relevant industry standards,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We also

proposed recommendations on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oil rose resources, establish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extraction

methodologies,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standards, expansion of production application field, and establishment of bioactivity

research system. We aim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ose industr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innovative utilization of Rosa genus plant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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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用玫瑰（Oil-bearing Roses），是指可以从花瓣里提取精油的一类蔷薇属植物，包含我国传统分类意

义上的蔷薇、月季、玫瑰，在国际生产应用及研究中将其统称为 Rose[1-5]。蔷薇属（Rosa L.）植物资源丰富，

全属约有 200个种，中国作为世界蔷薇属植物的分布中心之一，拥有 82个种[1,2]。我国原产油用玫瑰资源丰

富，其中，可用于精油提取的蔷薇属植物资源有玫瑰（R. rugosa Thunb.）、光叶山刺玫（变种）（R. davu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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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 var. glabra Liou）、美蔷薇（原变种）（R. bella Rehd. et Wils. var. bella）、粉团蔷薇（R. multiflora

Thunb.var.cathayensis Rehd. Et Wils.）、悬钩子蔷薇（原变型）（R. rubus f. rubus）、黄刺玫（原变型）（R.

xanthina f. xanthina）、木香花（R. banksiae var.banksiae）、大花香水月季（R. odorata Sweet var. Gigantea (Crep.)）

等[1,3]。目前，山东、甘肃、云南等地均有规模种植我国本土的油用玫瑰品种，如平阴玫瑰（R. rugosa ‘Ping

Yin’）、苦水玫瑰（R. sertata × R. rugosaYü et Ku）、滇红玫瑰（R. gallica ‘Dianhong’）等，自上世纪 50年

代起我国开始大力发展玫瑰产业，引进了国际主流应用的玫瑰品种-大马士革蔷薇（R.× damascena）和百叶

蔷薇（R. centifolia）及具有多季开花特性的墨红玫瑰（R.‘Crim son Glory’），据相关文献数据显示我国

油用玫瑰种植面积约 7000hm²，玫瑰精油年产量约 200KG[4]。

油用玫瑰是宝贵的香料资源，原产中国的油用玫瑰同时属于药食同源性植物资源，其花朵富含多糖多

酚、黄酮类及挥发性芳香物等成分，具有抗氧化、抑菌、镇静催眠、调节血脂等作用，可以用于医药、化

工、食品等行业[6,7]，从花瓣中提取的玫瑰精油是各种化妆品、食品不可或缺的香料。随着香料工业的兴起

和发展，玫瑰精油的市场需求量逐年增加，消耗量为 3000-4500 Kg/年。由于玫瑰精油的产量极低，只有 0.3 ‰

左右，价格昂贵，又被称为“液体黄金”[8,9]。我国受玫瑰品种类型、种苗繁育及栽培技术、标准化管理水平

的限制，国产玫瑰精油的品质并不稳定，国际市场竞争力较弱。在品质提升方面我国一直套用国际市场精

油品质评价标准，未突出我国玫瑰精油品质的特色，国际市场地位比较被动；在应用研究领域，针对我国

自主培育油用玫瑰品种提取的玫瑰精油功能活性研究较少，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本研究对油用玫瑰的栽

培类型和现状，玫瑰精油提取技术、相关行业标准、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进行系统化的归纳总结，从油用

玫瑰资源的挖掘与利用、提取工艺的优化、相关标准的完善及功能活性研究体系的建立等四个方面提出参

考建议，以期为我国玫瑰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为我国蔷薇属植物资源的创新利用提供理论指导。

1 玫瑰资源的类型和栽培现状

玫瑰资源种类繁多，广泛分布于全球的温带气候地区。目前，常用的精油提取用蔷薇属植物主要有大

马士革蔷薇（R.× damascena）及由其参与培育的品种、百叶蔷薇（R. centifolia）及其由其参与培育的品种 、

法国蔷薇（R. gallica L.）及由其参与培育的栽培品种、白蔷薇（R. × alba L.）及由其参与培育的栽培品种，

这些资源主要起源于欧洲及中东地区，广泛种植于保加利亚、摩洛哥、法国、土耳其、伊朗、印度、俄罗

斯等国家和地区[10-12]。我国自主培育的油用蔷薇属植物品种，有苦水玫瑰（R. sertata × R. rugosaYü et Ku）、

重瓣红玫瑰（R. rugosa cv.‘Plena’）、‘平阴’玫瑰（R. rugosa ‘Ping Yin’）、‘妙峰山’玫瑰（R. rugosa ‘Miao

Feng Shan’）、‘丰花’玫瑰（R. rugosa ‘Feng Hua’）、‘紫枝’玫瑰（R. rugosa ‘Zizhi’）等，在新疆和田、

山东菏泽、山东平阴、甘肃苦水、以及云南、四川、河北等地区广泛栽培。

如图 1所示，精油用玫瑰主要集中在保加利亚、中国、中东地区、土耳其和俄罗斯以及西北非洲（摩

洛哥）等玫瑰精油主产区[13]。如表 1所示，我国玫瑰规模化种植的区域集中在新疆、北京、甘肃、陕西、

山东、铜山、四川、云南等地，其中新疆产区重要种植品种为和田玫瑰，属大马士革玫瑰（R.× damascena）,

约 5万亩[14]；北京妙峰山地区种植的品种为妙峰山玫瑰，属重瓣红玫瑰（R. rugosa cv.‘Plena’），约 5000亩
[15]；甘肃的永登县以苦水镇为代表的主要种植的是苦水玫瑰（R. sertata × R. rugosa Yü et Ku），约 10万亩[16]；

http://www.iplant.cn/info/Rosa bella var. bella?t=z


陕西的渭南地区和两当县主要种植大马士革玫瑰（R.× damascena），其中渭南地区约 3000亩，两当县约 3000

亩；山东地区种植的主要品种为‘丰花’玫瑰（R. rugosa ‘Feng Hua’）和‘紫枝’玫瑰（R. rugosa ‘Zizhi’），约 6

万亩[17]；江苏铜山地区的‘铜山’玫瑰，属重瓣红玫瑰（R. rugosa cv.‘Plena’），约 2000亩[6]；四川的玫瑰种

植基地有处于高海拔地区的阿坝州小金县的小金玫瑰，属大马士革玫瑰（R.× damascena），约 1万余亩[18]，

四川绵阳地区也种植有大马士革玫瑰（R.× damascena），约 8000亩；云南地区昆明团结乡种植有大马士革

玫瑰（R.× damascena）和百叶蔷薇（R. centifolia），富民县、牟定县、武定县均有大马士革玫瑰（R.× damascena）

种植基地，安宁市以八街玫瑰闻名，以‘墨红’和‘滇红’为主，属月季杂交品种，全省玫瑰种植面积约 6万亩[19]。

‘花’代表世界主要玫瑰种植区域

Flowers means main growing regions of roses in the worldwide

图 1 全球范围内主要精油用玫瑰种植区域图

Fig. 1 Major cultivated aeras of oil-bearing roses on a global scale

表 1 我国主要油用玫瑰产区生产情况（2023 年）

Table 1 Production Situation of Major Oil Rose Production Areas in China (2023)

序号

No.

主要产区

Main production areas

位置

Location

栽培历史

cultivation

history

主要品种

Main varieties

面积（公顷）

Area (hectares)

精油产量

Essential oil

production

1 新疆自治区 和田 2000余年 大马士革蔷薇（R.× damascena） 3333.33 暂无

2 北京市 妙峰山 500 余年
重瓣红玫瑰（R. rugosa

cv.‘Plena’）
333.33 ＜10kg



3 甘肃省 永登县 200 余年
苦水玫瑰（R. sertata × R. rugosa

Yü et Ku）
6666.66 约 600kg

4 陕西省
渭南县、两

当县
30余年 大马士革蔷薇（R.× damascena） 400.00 约 170kg

5 山东省 平阴县 1300余年

丰花玫瑰（R.rugosa ‘Feng

Hua’）

紫枝玫瑰（R. rugosa ‘Zizhi’）

4000.00 约 200kg

6 四川省 小金县 10余年 大马士革蔷薇（R.× damascena） 1200.00 约 200kg

7 云南省 安宁市 40余年

大马士革蔷薇（R.× damascena）

百叶蔷薇（R. centifolia）

滇红玫瑰（R.gallica

‘Dianhong’）、

墨红玫瑰（R.‘Crim son Glory’）

4000.00 ＜5kg

2 玫瑰精油的提取方法及其应用

不同玫瑰精油的提取方法可获得不同品质的玫瑰精油及其附加产物。蒸馏法提取可同时获得精油

（Essential oils）和纯露（Hydrosol）；溶剂萃取法（超临界萃取、亚临界萃取），先获得非极性溶剂提取

所得的浸膏（Concrete），再经过乙醇提取后得到净油[20]。广义的玫瑰精油是利用各种提取方法获得精油

（Essential oils）、净油(Absolute)的统称。不同的提取方式获得的玫瑰精油成分有显著的差别，且同一种

提取方法采用不同的前处理方式也会对玫瑰精油成分和品质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如何因地制宜地使用

合适的提取方式获得高品质的玫瑰精油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表 2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期刊发表

的关于不同提取方式对精油产率及相关产物的影响，为我国玫瑰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表 2 玫瑰精油不同提取方比较分析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for rose essential oil.

序号

No.

提取方法

Extraction

methods

提取原理

Extraction principle

优缺点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产物及得率 (%)

Production and Ratio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蒸馏法

利用液体混合物中各组分挥发度

的差别,使液体混合物部分汽化并

随之使蒸汽部分冷凝,从而实现其

所含组分的分离。

优点：可集中大量处理新鲜花朵；

缺点：能耗大，提取效率较低，头香在蒸

馏过程中损失较大

玫 瑰 精 油 ：

0.021-1.40

玫瑰纯露：暂无

[21]、[22]

2 溶剂萃取法 相似相溶的原理

优点：低温加工，头香损失较小；

缺点：容易有溶剂残留；加工过程会释放

挥发性有害气体。

玫瑰浸膏：暂无

玫 瑰 净 油 ：

0.054-0.16

[23]、[24]

3 超临界 CO2提取

以超临界流体为溶剂，利用该状

态下的流体具有的强渗透能力和

溶解能力，进行混合物萃取分离。

优点：无毒、无味、环保，提取效率高。

缺点：设备造价较高，提取的产品的气味

相对于蒸馏法提取的精油差别较大。

玫瑰浸膏:暂无

玫瑰净油：暂无

1.29-5.2257

[25]、[26]



4 亚临界提取

利用亚临界流体作为萃取剂，，

依据有相似相溶的原理，在萃取

物料中的脂溶性成分转移到液态

的萃取剂中，再通过减压蒸发的

过程将萃取剂与目的产物分离，

最终得到目的产物。

优点：低耗，提取物的活性成分保留较好，

环保无毒害，成本低于超临界萃取，精油

提取率远高于超临界萃取，方便工业化规

模生产应用；

缺点：设备要求高，萃取溶剂如丁烷等易

燃易爆，生产过程风险较大。

玫瑰浸膏：暂无

玫瑰净油：大于 0.11
[27]、[28]

5 分子蒸馏提纯

利用不物质液体分子受热后从液

面逸出后直线飞行的距离不同这

一特性完成分离。

优点：低温、耗时短（约为十几秒），分

离过程对物料热损害极少，适合高沸点、

热敏性物质无损分离。

缺点：设备造价较高，仅适用于高品质玫

瑰精油杂质的剔除和目标成分的精细化

加工。

精馏玫瑰精油

精馏玫瑰净油

6 其他提取方法 超声波辅助同时蒸馏萃取法

优点：提取充分，得油率高

缺点：设备昂贵，有机溶剂需回收，不环

保

玫瑰净油：1.153 [29]

2.1 蒸馏法

水蒸汽蒸馏法（SD, Steam Distillation Extraction）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蒸馏时间、物料比、蒸馏速

度、前处理等四个方向。周学森等[30]用水蒸汽蒸馏法从苦水玫瑰中提取精油时，发现在同等实验条件下，

只有蒸馏时间不同时，出油率在前 180 min比较快，180 min之后提取效率变低，建议玫瑰精油时蒸馏时

间以不超过 3h为宜；高莹等[31]研究表明当液料比为 4∶1时，蒸馏法提取玫瑰精油的出油率最高。寇伟[32]

发现提取玫瑰精油时蒸馏速度不宜超过 200 mL/h，否则出油率将会下降；盐渍处理可以提高精油的得率，

但对其成分有着显著的影响，杨姝婷等[33]通过盐渍方式对丰花玫瑰、苦水玫瑰、百叶蔷薇三种玫瑰进行前

处理后发现与鲜样精油相比，盐渍精油的主要成分差异显著；丰花玫瑰和苦水玫瑰成分香茅醇和香叶醇的

含量均有增加，橙花醇的含量显著降低，百叶蔷薇经盐渍处理提取的精油较鲜花提取的精油香茅醇、香叶

醇和橙花醇的含量均显著低于鲜样精油，得出相对蔷薇类玫瑰类的油用玫瑰更适合采用盐渍处理的结论。

2.2 有机溶剂萃取

有机溶剂萃取法（SE, Solvent Extraction）的萃取剂主要有石油醚、己烷等不与玫瑰花发生化学反应

的有机溶剂，先通过渗透、溶解、分配，扩散等步骤，制得玫瑰浸膏，再将溶剂剔除提纯获得玫瑰精油

（净油）。玫瑰浸膏主要成分是具有香味的化合物,也包含烷烃,脂肪酸,脂肪酸甲,萜烯化合物,色素等[34]。

因浸提法生产过程相对低温,能减少芳香油成分热解和水解的消失,得到的玫瑰油其香气可接近天然的玫

瑰花香气，在香水和日化用品领域常使用浸提法提取的玫瑰精油（净油）。张建成[35]在大马士革玫瑰精

油提取和综合利用的研究中，考察了石油醚、丙酮和正己烷 3种有机溶剂对净油得率的差异，得出石油

醚的萃取效果最好，玫瑰浸膏的香气浓郁程度与实验温度的高低成反比，萃取时间在 8 h的时候萃取效果

较好。

有机溶剂萃取法的优点在于可以更好地保持原料的香味，主要应用在香水原料的生产。目前墨红玫

瑰主要采取溶剂萃取法萃取，其他玫瑰如苦水玫瑰、大马士革玫瑰在我国仅有少部分采用溶剂萃取法提



取。

2.3 超临界萃取

超临界萃取（SFE,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Extraction）是一种高效、选择性强的提取与分离技术。

该技术是以超临界流体为溶剂，利用该状态下的流体具有的强渗透能力和溶解能力，进行混合物萃取分离

的一种新技术。利用超临界流体技术开发出的新产品，不仅纯度高、而且可以保证其性质、风味和口味等

不受影响，可以避免传统的脱溶剂过程中出现的使提纯物质被溶剂残留物污染的问题[25,26]。超临界萃取玫瑰

精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花瓣粉末的颗粒大小，萃取压力、萃取温度、萃取时间、CO2流量等五个方面。刘劲

芸等[36]发现，采用超临界 CO2萃取滇红玫瑰花精油的最佳工艺参数为：玫瑰花粉末颗粒 40目，萃取压力

25.5 MPa、萃取温度 45.5℃、萃取时间 123 min，CO2流量 20L/h，滇红玫瑰花精油得率高达 1.185％；张琦

等[37]在发现在原料粒度为 60目时，得率可达到 5.7‰，当二氧化碳的流量在 18L/h时，萃取率最高；何熹

等[61]利用 CO2超临界二次萃取方法玫瑰精油的得率高达 0.10%-0.12%；曹原等[38]在超临界压力 25.56MPa,

超临界温度 50.86℃,CO2流量 22.65 L/h,萃取时间 120min,玫瑰精油的得率可达 0.92mg.g-1。

近年来，市场上也涌现了很多超临界提取的玫瑰精油，但由于其气味和蒸馏法/普通溶剂萃取法获得

的产品的气味相差很大，且成分更为复杂，目前还没有规模应用于后端市场，相信随着提纯和分离技术的

提升，因超临界获得的玫瑰精油的成分更全面，其产品在功效应用上将有广阔的挖掘空间。

2.4 亚临界提取

亚临界流体是指某些化合物在温度高于其沸点但低于临界温度，且压力低于其临界压力的条件下，以

流体形式存在的物质。亚临界流体萃取法（Sub-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 Technology）就是利用亚临界流体作

为萃取剂，在密闭、无氧、低压的压力容器内，依据有机物相似相溶的原理，通过萃取物料与萃取剂在浸

泡过程中的分子扩散过程，达到固体物料中的脂溶性成分转移到液态的萃取剂中，再通过减压蒸发的过程

将萃取剂与目的产物分离，最终得到目的产物的一种新型萃取与分离技术[27,28]。和超临界萃取一样，学者们

的研究方向都集中在最佳提取条件上。

亚临界萃取工艺成本低于超临界萃取，部分精油提取率远高于超临界萃取，其具有无毒、无害，环保、

无污染、非热加工、保留提取物的活性成分不破坏、不氧化，产能大、可进行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节能、

运行成本低，易于和产物分离等优点。郭胜旭[27]采用亚临界 CHClF2（R22）萃取—分子蒸馏相结合提取的

玫瑰精油最终总得油率达 2.90%，是传统提取方法的 5.8倍；郭永来等[31]以无毒无害不燃烧的 YHZL(试剂

代号)为萃取剂,采用亚临界萃取和分子蒸馏技术,从平阴重瓣红玫瑰中提取出了具有玫瑰鲜花自然花香的

玫瑰油，得率高达 0.16%。但是生产过程中溶剂如丁烷等为易燃易爆气体，在运输和生产中有风险，在管理

和加工时需谨慎处理，需特别注意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

2.5 分子蒸馏萃取



分子蒸馏（MD, Molecular Distillation）的原理是利用不同种类液体分子受热从液面逸出后直线飞行

的距离不同这一性质完成分离，又叫短程蒸馏，是一种高效分离提纯的方法。该方法主要用于提纯溶剂萃

取、超临界萃取、亚临界萃取等方法制得的初提物（粗油）[39]。赵国建[40]等利用分子蒸馏技术对玫瑰油进

行分级拆分,并对经过三级蒸后的各组分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其中一级轻组分(DF)占 1.95%：二级轻

组分(DF2 占 64.46%; 三级轻组分(DF3)占 18.84%：三级重组分(RF3)占 10.62%。分子蒸馏低温、且停留

时间极短（约为十几秒），分离过程对物料热损害极少，特别适合对高沸点、热敏性物质进行有效无损分

离，但设备造价较高，适用于高品质玫瑰精油杂质的剔除和目标成分的精细化加工。

2.6 其他提取方法

除了传统的提取方式意外，研究人员也在积极开发新的方法以提升提取效率，利用微波辅助法、超声

波辅助、生物酶制剂辅助方法等对玫瑰花进行前处理后再进行提取，可以获得更多的有效成分。如徐文等[41]

采用超声波辅助同时蒸馏萃取法提取玫瑰油的得率可达 0.153％，目前该方法在实验室进行的研究更多，实

际规模化生产种并未见到这些方法的应用。

3 玫瑰精油相关标准及其应用现状

标准是指由国家标准化主管机构批准发布，对全国经济、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且在一定范围内统一

的要求。如表 3所示，目前，现行玫瑰精油相关的标准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共 6

个，其中用于精油品质评价和检测的标准 4个，分别是大马士革精油国际标准（ISO 9842：2003）、中国苦

水玫瑰精油国家标准（GB/T 22443-2018）、平阴玫瑰精油通用技术条件地方标准（DB37/T 611-2006）和重

瓣红玫瑰精油团体标准（T/PYRA 001-2019）；用于食品添加剂的国家标准有 2个，分别对玫瑰油（GB

1886.48-2015）和玫瑰净油（GB 1886.263-2016）在食品安全添加做了规定和参考。

表 3 玫瑰精油相关标准汇总

Table 3 Summary of rose essential oil related standards

序号

Serial number

标准名称

Name of Strandard

标准实施日期

Date of

Implementation

起草单位

Drafting Committee

标准类型

Standard

Type

适用范围

Application Scope

1 玫瑰油国际标准

ISO 9842 :2003

2003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标准 适用于水蒸汽蒸馏法从种植在土

耳其、摩洛哥和保加利亚的蔷薇科

的 （Rosa × damascena） 的花中

获得的精油

2 中国苦水玫瑰精油

GB/T 22443-2018

2018/09/0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上海香料研究所、甘肃省永

登县玫瑰行业协会

国家标准 适用于中国苦水玫瑰精油（Rosa

sertata × Rosa rugosa）的质量进行

分析评价

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玫瑰油

GB 1886.48-2015

2016/03/2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上海香料研究所、甘肃省永

登县玫瑰行业协会

国家标准 适用于用水蒸气蒸留法从中国苦

水玫瑰 （Rosa sertata × Rosa

rugosa）的花和花蕾中提取的食品

添加剂玫瑰油



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玫瑰净

油

GB 1886.263-2016

2017/01/01 - 国家标准 适用于以玫瑰（Rosa spp.）花为原

料经浸膏或以玫瑰浸膏为原料制

得的食品添加剂玫瑰净油

5 平阴玫瑰精油

通用技术条件

DB37/T 611-2006

2006/6/10 济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山东省分

析测试中心、济南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平阴分局、平阴玫瑰研究所、济

南惠农玫瑰花精油有限公司

地方标准 适用于水蒸馏法或蒸汽蒸馏法从

平阴玫瑰花中提取得到的玫瑰精

油

6 重瓣红玫瑰精油

T/PYRA 001—2019

2019/12/01 平阴县玫瑰研究所、济南曜禾玫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济南惠农玫瑰

花精油有限公司、济南天卉玫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济南万丰玫瑰制

品有限公司、济南贝思特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山东芳蕾玫瑰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山东华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济南紫金玫瑰有限公司、济

南九州玫瑰制品有限公司、济南翠

河玫瑰制品有限公司

团体标准 水中蒸馏法和亚临界萃取法从重

瓣红玫瑰（Rosa rugosa cv.

‘Plena’）鲜花中提取得到的精

油

玫瑰精油含有 300 余种成分，不同品种的玫瑰精油成分有显著的区别，同一品种玫瑰在不同地区生长

提取的玫瑰精油成分也有区别[13]，表 4整理了不同品种玫瑰精油标准对应的主要成分的要求及不同成分对

应的功能活性。玫瑰油国际标准，主要规定了用水蒸汽蒸馏法从种植在土耳其、摩洛哥和保加利亚的蔷薇

科玫瑰(R. × damascena ) 的花中提取的精油，涉及外观、色泽、香气、相对密度、折光指数、旋光度、冻

点、酯值、色谱图像、闪点等 10个参数要求，以及乙醇、香茅醇、橙花醇、香叶醇、β-苯乙醇、十七烷烃、

十九烷烃、二十一烷烃 8个特征成分的含量范围，是目前国际贸易中通行的普遍标准。山东省地方标准《平

阴玫瑰精油通用技术条件》（DB37/T611-2006），主要规定了适用于适用于用水蒸馏法或蒸气蒸馏法从平

阴玫瑰花(R. rugosa ‘Ping Yin’)中提取得到的玫瑰精油，涉及原料、外观、色泽、香气、相对密度、折光指

数、旋光度、凝固点、酯值等 9个参数要求，以及乙醇、β-苯乙醇、芳樟醇、香茅醇、橙花醇、香叶醇、

氧化玫瑰（玫瑰醚）、丁子香酚、二十一烷、二十三烷等 10个特征成分的含量范围。中国苦水玫瑰精油国

家标准，主要规定了用蒸汽蒸馏法从中国苦水玫瑰(Rosa sertata × Rosa rugosa)的花和花蕾中提取的精油，

涉及色状，香气，相对密度，折光指数，旋光度，冻点，酯值等 7个参数要求，以及香茅醇、橙花醇、香

叶醇等 3个特征成分的含量范围。但相比国际标准我国苦水玫瑰油标准的指标体系相对简单，约束范围较

窄。

表 4 不同类型玫瑰精油中特征成分及其功能活性

Table 4 Characteristic components and their bioactiviti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rose essential oils

序号

No.

成分

Components

含量 Content (%)
生物活性

Biological Activities
大马士革玫瑰

(R. × damascena )

平阴玫瑰

（R. rugosa）

苦水玫瑰

（R.sertata × R.rugosa）

1 乙醇 0-2.0 - - *



2 柠檬烯 - - -
抗炎，减少 ROS生成，NF-κB 活性和

嗜酸性粒细胞迁移，降血脂，抗糖尿病

3 芳樟醇 - 1.0-1.7 - 抗惊厥、抗癫痫活性

4 香茅醇 20.0–34.0 44.5-60 40.0-54.0 抗糖尿病，抗肿瘤，抗癌

5 橙花醇 5.0-12.0 1.0-10 2.0-6.0 减缓心率，收缩压下降

6 香叶醇 15.0-22.0 5.0-20.0 7.0-18.0
抗肿瘤、抗炎、抗氧化、抗菌活性，以

及肝保护、心脏保护和神经保护作用

7 β-苯乙醇 0-3.5 ≤2 - 广谱抗菌剂，化妆品防腐剂，抗焦虑

8 玫瑰醚 - ≥0.5 - 抗炎特性

9 丁香酚 - ≤0.3 -
对细菌、病原体和有害微生物有防腐、

抗菌作用

10 甲基丁香酚 - - - 啮齿类动物麻痹，昆虫引诱剂

11 金合欢醇 - - - 消炎，抗癌

12 十七烷烃 1.0-2.5 - -

13 十九烷烃 8.0-15.0 - -

14 二十一烷烃 3.0-5.5 0.2-2.0 -

15 二十三烷烃 - 0.3-2.4 -

-表示该物质不是精油特征成分;*表示该物质的生物活性功能未见报道

- means it is not the chararcter components of essential oils;* means the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this components has not been reported

国家计划和生育委员会于 2015 年颁布实施了《GB 1886.48-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玫瑰

油》代替了《GB/T 22443-2008 中国苦水玫瑰（精）油食品添加剂》部分及适用于用水蒸气蒸馏法从中国苦

水玫瑰(Rosa sertata × Rosa rugosa)的花和花蕾中提取的食品添加剂玫瑰油。该国家标准涉及色泽、状态、

香气三个感官要求和相对密度、折光指数、旋光度、冻点、酯值及特征指标（香茅醇、橙花醇、香叶醇）

六个方面的理化要求。于 2016年颁布实施了《GB 1886.26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玫瑰净油》

标准，该国家标准涉及色泽、状态、香气三个感官要求和酸值、酯值、重金属、总砷四项理化指标，于 2018

年颁布实施了《GB/T 22443-2018 中国苦水玫瑰精油》标准，规定了中国苦水玫瑰精油的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等 8个方面的质量要求，以供分析评价。

4 玫瑰精油的功能活性

玫瑰精油被称为液体黄金，不仅因为其昂贵的价格和极低的提取率，还因为它具有抗氧化、抗癌、消

炎、平抚情绪、促进细胞再生等药理作用[42]，在化妆品、食品、保健品、医药领域中都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其功能活性的研究是玫瑰精油产品研发的重要环节，掌握玫瑰精油的功效评价方法及作用机理，具有重要

的经济价值，如表 5所示，玫瑰精油在临床使用中有广泛的应用研究。



表 5 玫瑰精油临床应用研究

Table5 Medical application of rose essential oils

序号

No.

药理作用

Pharmacologic

al Activities

植物材料

Plant Materials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主要功能性成分

Major components

作用效果

Therapeutic effect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抗氧化 大马士革玫瑰 体外 GT1–7细胞实验 Citronellol, geraniol H2O2诱导的神经元死亡减少和对铝诱导的保护作用神经毒性；永生化下丘脑神

经元的神经保护作用；对·DPPH、·OH- 和 O2-·均有清除活性

[43]、[44]

滇红玫瑰 体外实验 香叶醇，香茅醇 不同产地滇红玫瑰花精油均具有较好的自由基清除能力，但不同产地的抗氧化能

力存在明显差异

[36]

2 抑菌作用 大马士革玫瑰 体外抑菌实验 未指出 对痤疮丙酸杆菌具有中等的抑菌活性，抑制直径为 16.5±0.7mm [45]

大马士革玫瑰 体外抑菌实验 苯乙醇（78.38%）和β-

胡萝卜素；α和γ-生育酚；

玫瑰纯露：香茅醇和香叶

醇（>55%）

玫瑰净油和玫瑰精油对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紫色菌和胡萝卜弧菌具有较强的抑菌活性；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

菌、乙型副伤寒沙门菌属和大肠杆菌抑菌效果显著

[46]

新疆玫瑰精油 体外抑菌实验 抑菌效果：粪肠球菌>戊糖片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植物乳杆菌>

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

[47]、[48]

3 肠道健康 大马士革玫瑰 大鼠实验 香叶醇、香茅醇 减少大鼠离体回肠运动 [49]

平阴玫瑰 小鼠结肠炎模型评估 香叶醇、香茅醇 显著缓解 DSS 引起的肠通透性变化，改善小鼠体重和结肠长度；修复被破坏的

黏蛋白层和结肠结构

[50]

4 情绪治疗 大马士革玫瑰 小鼠实验 香茅醇、香叶醇、橙花醇；

精油混合液

缓解抑郁；降低了警觉性，冷静和放松情绪反应得到了加强；缓解焦虑 [42]

苦水玫瑰 小鼠实验 香茅醇、香叶醇 苦水玫瑰精油具有缓解小鼠焦虑的作用 [51]

5 改善睡眠 苦水和大马士革 小鼠实验 苦水玫瑰精油和大马士革玫瑰精油均使 ICR 小鼠睡眠持续期明显增长。 [52]

6 抗癌活性 大马士革玫瑰 体外细胞实验

人体实验

苯乙醇、香茅醇、香叶醇、

丁香酚

对 HepG2 和MCF7 细胞显示出抗癌活性；精油抑制人结肠癌细胞系 SW742 和人

成纤维细胞的生长

[53]、[54]

7 缓解疼痛 大马士革玫瑰精

油

人体临床试验 疼痛降低，且持续时间减少 [55]

8 抗血栓 玫瑰精油 小鼠实验 明显改善单纯脑缺血小鼠缺血侧脑组织的病理形态，减轻神经细胞损伤 [56]



4.1 抗氧化活性

自由基作为机体在代谢的产物，过量的自由基会对机体产生不利的损伤，诸如膜脂的过氧化，对酶，

蛋白质组织和碳水化合物都具有严重的损坏作用，关节炎，白内障，心脏病和癌症等疾病，都与过量的自

由基有直接或间接的相关性。研究发现玫瑰精油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活性，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Mizuno等[43]通过永生化的下丘脑神经元细胞（GT1-7细胞）的体外测定系统，评估了玫瑰精油对过氧

化氢（H2O2）、铝、锌或雌激素受体拮抗剂（他莫昔芬）诱导的神经元死亡的影响，结果发现大马士革玫

瑰精油对 H2O2诱导的神经元死亡有所减弱，对铝诱导的神经毒性具有保护作用。余锋等[44]用江西大马士革

玫瑰精油作为实验材料，使用剂量在 1.5-50mg/mL范围内,发现其对 DPPH自由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羟

自由基具有一定的清除活性。刘劲芸等[36]研究发现不同产地滇红玫瑰花精油均具有较好的自由基清除能力，

但不同产地的抗氧化能力存在明显差异。

4.2 抑菌活性

玫瑰精油能抑制细菌活性的机理主要由于其可溶解细菌的外层膜结构，破环其细胞的结构后达到抑菌

的效果。Zu[45]等研究发现大马士革玫瑰对痤疮丙酸杆菌具有中等的抑菌活性，抑制直径为 16.5±0.7mm，MIC

为 0.016%（v/v），对癌细胞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Ulusoy等[46]发现玫瑰净油和玫瑰精油对大肠杆菌、铜绿

假单胞菌、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紫色菌和胡萝卜弧菌具有较强的抑菌活性。米热古丽·伊马木

等[47]用新疆玫瑰精油实验，发现其在浓度为 3%时，对粪肠球菌、戊糖片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均有抑制

作用；李玉杰等[48]通过蒸馏法提取玫瑰精油，提取活性物质香茅醇（C10H20O）（90.37%），发现玫瑰精油

对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4.3 改善肠道功能活性

Sadraei等[49]用玫瑰精油处理离体小鼠肠道实验发现，大马士革精油（2.5-160μg/mL）中香叶醇和香茅

醇在回肠收缩中起作用，使大鼠离体回肠运动减少，改善肠道功能。Rifat Nowshin Raka 等[50]采用通过 DSS

（DSS, Dextran sodium sulfate）诱导的小鼠结肠炎模型评估了平阴玫瑰精油对肠道通透性的改善作用，研

究表明 PREO具有很强的促进屏障恢复的潜力，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和抗炎剂，显著缓解 DSS

引起的肠通透性变化，改善小鼠体重和结肠长度，修复被破坏的黏蛋白层和结肠结构。

4.4 情绪治疗

玫瑰精油气味芳香，深受人们喜爱，它对于缓解焦虑、调节情绪的作用，古籍中均有使用记载。丁鸣

等[51]用苦水玫瑰精油、大马士革玫瑰精油两种精油对小鼠进行了急性嗅吸实验，在连续嗅吸 14天精油后

分别进行 EPM和 LDB模型测试,结果显示苦水玫瑰精油组无论是在 EPM模型还是在 LDB模型中与对照组

有显著差异，长期嗅吸低浓度苦水玫瑰精油具有显著的抗焦虑效果,而大马士革玫瑰精油则不具有抗焦虑功



效；罗坤垛[52]等通过定量定时给予 ICR小鼠(美国癌症研究所选育的小鼠)嗅闻质量浓度分别为 0.01、0.1、

1.0、10.0mg/mL的苦水玫瑰精油和大马士革玫瑰精油,研究其镇静催眠功效,发现苦水玫瑰精油和大马士革

玫瑰精油均使 ICR小鼠睡眠持续期明显增长,镇静催眠作用显著,且苦水玫瑰精油效果优于大马士革玫瑰精

油。

4.5 其他生物活性

除了上诉功能活性之外，玫瑰精油在辅助医疗领域可用于治疗原发性痛经及因情绪问题引起的各种疼

痛；同时玫瑰精油还具有抗癌活性，Hagag等[53]发现大马士革玫瑰浸膏和玫瑰净油都对 HepG2和MCF7 细

胞显示出抗癌活性。且在 10μg/ml的剂量下，两种提取物对正常人血淋巴细胞的细胞毒性和遗传毒性都是安

全的。并指出高水平的苯乙醇与香叶醇和丁香酚一起发挥了抗癌作用。Rezaie-Tavira等[54]发现大马士革玫

瑰精油可以抑制人结肠癌细胞系 SW742 和人成纤维细胞两种细胞的增殖。Tabrizi H等[57]研究表明玫瑰精油

还具有开发天然抗紫外线产品的潜力；Cynthia C Woo[58]等最新研究发现夜间用添加了玫瑰、薰衣草等少量

香气对嗅觉进行强化可改善认知和神经功能，从而促进大脑健康。

5 讨论与展望

近年来，玫瑰精油作为重要的化妆品、食品、保健品、药品的重要原料，已成为研究热点。我国油用

玫瑰资源丰富，但油用玫瑰种质开发及玫瑰精油的深加工技术起步较晚；虽然我国精油用玫瑰种植面积较

大，但精油的特征品质与玫瑰精油的国际标准相差较大，缺乏符合我国玫瑰精油品质评价的标准及玫瑰精

油功能活性的评价体系。基于以上问题，我国油用玫瑰研究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和提升。

（1）加大对我国原产油用玫瑰资源和引种栽培资源的挖掘与创新利用。我国油用资源类型丰富，但开

发利用缺乏。目前，我国自主培育的玫瑰品种，如‘丰花’玫瑰、苦水玫瑰、重瓣红玫瑰等都是桂味组玫

瑰（Rosa rugosa）的杂交后代，其他资源资源如月季组的大花香水月季、木香组的木香花等都未进行开发

利用[3,5]。引种栽培的油用玫瑰品种资源在我国不同的地区栽培几十年，已形成了独特的生态型，例如小金

县种植的大马士革蔷薇因生长在海拔 3000米以上，整个产区花期可持续 3个月，大大提高了玫瑰的产量，

云南产区的百叶玫瑰气味清甜，香气持久。如何通过传统杂交育种方式，将其优良性状与我国特有油用玫

瑰资源优异性状进行聚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此外，随着分子育种的发展，基于花香生物合成途径，

通过遗传学及生物技术手段将这些优良性状的基因挖掘并创新利用，仍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

（2）加强玫瑰精油提取技术研发，优化玫瑰精油的提取工艺。我国玫瑰精油的提取技术研究相对滞后，

产业中精油得率较低，生产中精油得率提升的设备依赖性太强，科研应用较少，需要更多科学研发投入到

工艺提取技术流程的改进中，提高精油得率。我国栽培的油用玫瑰资源类型丰富，不同油用玫瑰资源的精

油特性差异较大，需开发不同的提取工艺。如蔷薇类的油用玫瑰较耐高温蒸馏，月季类的油用玫瑰适合通

过溶剂萃取法和超临界提取，玫瑰类的油用玫瑰经亚临界提取可获得更多的果香味，气味更为透发。此外，



分子蒸馏技术可以将粗油分段精炼，超临界萃取法萃取的物质更为完全但气味与蒸馏法提取的玫瑰精油相

差甚远，需探索更加精细化的分段方式以获得更为精准，纯度更高的单体成分。

（3）完善玫瑰精油的标准体系，制定符合我国特色的玫瑰精油评价系统。国际玫瑰精油标准中主要成

分为香茅醇、香叶醇、丁香酚、丁香酚甲醚、玫瑰醚、乙酸香叶酯、苯乙醇及长链烷烃[37]。根据精油中挥

发性成分含量和嗅闻阈值，将不同玫瑰品种的精油按香气感官分为：纯甜型，清甜型、浓甜型三种类型。

大马士革蔷薇为纯甜型，我国的苦水玫瑰和平阴的‘丰花’玫瑰为浓甜型[36]，与国际精油标准相比，平阴

玫瑰油含有较高的香茅醇、香叶醇及芳樟醇，但其丁香酚等含量偏高，香气品质被认为浓烈偏干、不柔和[38]；

苦水玫瑰油中含有较高的香茅醇、香叶醇及芳樟醇等主香成分，同时含有较多的 2-十一酮、2-十三酮、2-

十四酮、2-十五酮，这些酮类成分除使苦水玫瑰精油略带油脂气[25]。因此，我国亟需补充完善符合我国玫瑰

精油品质评价的标准，满足市场的需求。另外，中国产大马士革玫瑰精油、妙峰山玫瑰精油等玫瑰精油缺

乏相关标准，需尽快建立相关标准，以填补空白。

（4）建立完善的应用和评价体系，开发中国特色玫瑰产业发展道路。我国的油用玫瑰资源如玫瑰（Rosa

rugosa）不仅是重要的香料植物，还是药食同源性植物，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拓展我

国玫瑰精油的适用领域。如我国自古有饮用玫瑰花茶、玫瑰花露，吃玫瑰花酱，制作玫瑰花酒等传统，玫

瑰花茶可美容养颜、舒缓焦虑缓解经期疼痛等功效已经被经验验证过，但是哪些品种的什么成分在起作用，

作用机理尚不明确。平阴的‘丰花’玫瑰香茅醇、香叶醇、芳樟醇及丁香酚含量偏高，这些成分的高含量

在香精香料应用领域不占优势，在医药领域则是良好功能活性的主要因素。丁鸣等[51]研究发现长期嗅吸苦

水玫瑰精油可以显著缓解小鼠焦虑，而大马士革蔷薇并不具备抗焦虑功效，Hagag等[53]研究指出玫瑰精油的

抗癌活性是由于高水平的苯乙醇与香叶醇和丁香酚一起发挥了抗癌作用。因此，深入挖掘我国特色油用玫

瑰品种的特征成分，突出我国玫瑰精油成分的特色与医药功能活性，建立完善的功能活性研究和评价体系，

打破我国玫瑰精油在香精香料领域的应用限制，向世界展示我国油用玫瑰的特色功能和作用，也是我国油

用玫瑰研究和玫瑰玫瑰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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